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艳城》(奴隶市场后传)一．不平静的夜

索奇拉着我，一路狂奔，终于在老爸进入大厅前，钻了进去。

大厅里有三四十个衣着光鲜，气度不凡的人正在彼此招呼，所有的人都在左边衣襟上，别了一枚小巧的金色玫瑰：艳城至尊会员的标志。

我和索奇稍稍整理了一下衣着，摆出动人的微笑，正准备杀入那些娇笑连连的贵妇小姐的视野，大门打开了，父亲和大哥并肩走了进来，后面是一水儿黑色西装男，让我以为在排练黑帮片。

父亲微笑着向四周的来宾打着招呼，不时寒喧几句，虽然已年近六十，但那种高贵的气度，在满是王公贵族的大厅里，仍然颇为扎眼。

而真正吸引了全场的，则是走在父亲身侧的男子：紫色的长发披在身后，面如冠玉，黑色的眸子深若寒潭，薄薄的嘴唇紧抿着，仿佛有一丝冷笑挂于嘴角，等你真正去追寻，却无影无踪；他腰板挺得笔直，即使走在高大的父亲旁边，仍显得出类拔萃，像一把光芒四射的宝剑，即使在匣中，依然霸气逼人。

那就是我和索奇的大哥：索英。

大哥无视四周那些花痴一般的目光，扫视着大厅，很快就发现了龟缩在角落中的我和索奇，他狠狠的瞪了我们一眼，害我以为天花板要掉下来了，不禁抱了抱头。

索奇却毫不在意，伸出两指向大哥的方向晃了晃，表示打了招呼。

父亲的随从将在场的人引入一间小室，为他们安排了座位，然后静静的伫立一旁。

父亲端着一杯酒站了起来：各位，欢迎大家光临艳城，大家都是我的老朋友，也是艳城最重要的客人，希望这一个月中，能在艳城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也尽管告诉我，告诉索英，艳城一定会竭尽全力，满足各位大人的要求，今天是交易的第一天，各位不辞劳苦赶到这儿，索竞略备薄酒一杯，为各位接风洗尘……

老头在席上咬文嚼字的当儿，我已经被大哥的目光杀死了三次：不就是没告诉他出去玩了玩嘛！谁让我是长大后第一次回艳城呢！在美国读了这么久的书，闷也闷死了，现在读完了，还不可以跑出去玩玩吗？

正闷着自言自语，老头的目光看向我和索奇：顺便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坐在这儿的两位，是我的两个儿子，索奇和索枫，他们刚刚从美国念书回来，还不太懂事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！

索奇拉了拉我，我们两个傻乎乎的站起来，向各位点了点头，目光交错间，我看到了刚才在交易市场上的那个花痴少女，她正心不在焉的一个劲儿往门外张望，我不由一乐，哈哈，不会是惦记着新买的栗发男孩吧！

看着她，我倒想起了我新看中的小宝贝，这枯躁的酒会，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！我的小宝贝还在台上受苦呢！

天色擦黑，艳城的上流交际舞会开始了。

我一个劲儿的想赶紧脱身，好去把我的小宝贝接过来，无奈父亲为了让大家认识我们，拉着我和索奇，一个一个的人介绍，一介绍，就得寒喧很久，索奇早就知道我的心思，介绍到第十个人时，索奇脚一软，便向父亲身上倒去，我见状手忙脚乱的扶住他，父亲也焦急万分：怎么了，小奇！你没事吧？

索奇将眼睛睁开条缝，迷迷糊糊的跟父亲说：爸，我、我没事，可能是酒喝得多些了，没事的！

父亲皱了皱眉：不能喝就不要喝嘛，枫儿，带你二哥去楼上休息一下！

我答应一声，将二哥的胳膊往肩上一搭，就离开了舞会现场，与大哥擦身而过时，只听他冷冷的说了句：不许乱跑！

唉，什么小动作都瞒不过他啊！

一进门，索奇来了精神，坏坏的笑着说：小枫，是不是想着你的新玩具啊？看你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不要那么明显嘛！

我才没功夫听他罗索，把这身烦人的礼服一扯，换了套便装：索奇，我去把他取回来，你替我在这儿盯着！

可以，不过你怎么谢我呢？小枫？

他话没说完，我已经从窗户里跳了出去。

 

艳城还真***大啊，转了半天，我也没找到白天的那个展台。

正焦急间，忽然想起来：现在交易结束了啊，就算是找到了那个展台，我的小宝贝也不会在那儿！

这该怎么办？黑洞洞的一个岛，连个活人都没有！

我百无聊赖的在岛上乱走一气，竟不知不觉的转回到舞厅附近。

听着不远处轻快的音乐，懊丧的不行：怎么办？找不到啊，可怜的小东西，又要在他们手里吃一晚上的苦了！

正想着，听到低低的私语：英哥！告诉我嘛！求你了啊！

不行。

一听那冷冷的声音，我立刻好奇起来，哈，原来是我大哥在私会情人啊！这下赚到喽，让你再天天阴着脸教训我，怎么样，被我抓到把柄了吧！

我轻轻凑上前，拔开面前的树丛，只见那个花痴女两手环抱着大哥的右臂，仰头看着大哥，而大哥紫色的长发飘扬在艳城的夜风里，面孔冷淡如水。

两个绝色的人物这样子暧昧的在一起，让我竟也看呆了，但很快我就明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。

只见大哥很不耐的将手抽回：艳城的奴隶印记，是没有办法消掉的，你不要想了，还是回去保护好他吧！

不是的！英哥！我知道以前有个人消掉了，而且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，英哥，求你把方法告诉我吧！

苏菲公主，那个人，对你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凭您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帅哥弄不到，干嘛对一个奴隶这样好？

英哥！我没有提起那个人的事，你也不要问我原因好吗？花痴少女软中带硬的回答。

两个人正僵持不下之际，只见舞厅的北方灯火通明，人生吵杂：抓住他！有奴隶逃跑了！

索英和苏菲立刻隐入夜色，我也矮下身子，静观待变。

过了没一会儿，一个白色的影子慌慌张张的跑来，上身穿件丝质衬衣，下身穿黑色长裤，也许是刚刚经过撕打吧，上衣被扯得稀烂，露出健美的肌肉和肩膀上刺目的印记。

抓捕逃奴，人人有责！我正想冲上去拦住他，但有人比我快了一步：只见一个轻灵的人影一闪，飞身挡在逃跑的人面前，我仔细看去，不禁吃了一惊：是那个花痴少女！

逃奴也吃了一惊，向后倒退了几步，不相信的问：公主！你怎么在这儿！

少女已没有了刚才的脆弱，冷冷的问到：为什么要逃？

我这才看清，逃跑的人，竟然是那个栗发男孩！

我……

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，有人欺负你？少女好像明白了似的。

不是，他们没有，我……栗发男孩顿了一顿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泰然道：公主，虽然你对我很好，但，我不当奴隶……

两人的对话还没完，后面追缉的人已经赶到，看到这种情景，以为奴隶要对公主不利，马上挥舞着武器冲了上来。

栗发男孩的手脚也不慢，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把小刀，两步窜到公主身后，将小刀放在公主的颈脉上：不要过来，谁过来，我就杀了公主！

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，我暗暗将一颗小石子儿夹在手中，虽然我觉得事出蹊跷，公主不应该这么容易被制服，但还是准备一旦栗发男孩轻举妄动，我先把公主救下来。

公主并不惊谎：你们都离开吧，他是我的奴隶，现在是我的事了，跟你们艳城无关了，退下吧！

警卫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走，但也不敢留。

公主轻笑一下：退下吧，没听懂吗？

警卫行了礼，都匆匆离开。

公主已是柔情似水：没有人会来抓你了，把刀收起来，好吗？

栗发男孩犹豫了一下，轻轻将刀放下：公主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这样的！

我知道。但你现在不能离开我，因为你一离开我身边，就会被抓住，知道吗？

是。但我……

我知道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知道，给我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在我这儿，你不是奴隶！

栗发男孩呆立在当地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公主轻轻拉起他的手，走吧，跟我回去。

 

二.新玩具

看着两个人柔情蜜意的样子，我好嫉妒啊！我的小宝贝还没找到啊！我该怎么办？

正不知道该做什么时，身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：看够了没？还不跟我回去？

吓得我猛回头：索英！

我的脸正对上大哥的脸！完蛋了，这下死定了！

大哥二话不说，提起我就走，可怜啊！我好歹也是一米八多的大个子啊，竟被他拎着走！

放手啊！大哥，让人看到了我以后怎么做人啊！我口不择言的找理由摆脱。

咦？方向好像不是去舞厅的耶！那是要去哪里？我升起不详的预感：他要带我去哪里？我没有跟他争遗产争继承权啊，我刚学成归来也没有得罪过他啊，不至于这样对我吧！

我开始奋力挣扎，我们索家的孩子，由于父辈做的生意特殊，所以安全防范意识特强，从小就学习各种拳脚功夫，论我的武功，十几个练家子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惜在大哥这儿，基本吃不开，他一只手拎着我，一只手左挡右格，把我的看家本事全部化解于无形，我反倒被累的气喘吁吁。

等看到一丝亮光的时候，大哥放下了我：听说，你今天花四十亿买了个奴隶？

是啊，怎么拉？我很不服气，买点小玩意儿还要你管？

没来得及拿是不是？喏，前面是预订物品寄放处，你可以去那儿找找……大哥的扑克脸没有丝毫的改变。

而我却激动万分，欢叫着冲了过去。

越是走近，呻吟声越大，不只一个，是很多，天，我的小宝贝不会也在其中吧！

我三步并作两步，砰的推开了屋门。

里面的场景实在是够吓人，每个奴隶都被单独的关在小铁籠\\里，由于籠\\子太小，只能卷曲在里面，也不知道是洗澡还是在喝水，几个警卫正拿着水龙头向那些小铁籠\\喷水，铁籠\\中的奴隶有的张大嘴接着喷过来的凉水，有的则在狭小的籠\\中无奈的躲闪。

好心疼，当初我对小P，没这样他都死掉了，何况是这样子对待呢！

我二话没说，冲进屋挨个检查籠\\子，看我的小宝贝在不在，这时，有个警卫模样的人走了过来：先生，您是来提货的吗？可以让我看看您的提货单吗？

好，我掏出单子塞到他手中。

他瞟了一眼：先生，您的货不在这边，这是红圈的预订寄放处，黄区的在隔着三间屋子的那间挂黄灯籠\\的屋子。

我拿回提货单，匆匆打开门，去找黄灯籠\\的屋子。

推开门，我一眼便看到我的小宝贝痛苦的脸：他的脸泛着潮红，很诱人也很痛苦的样子，好象在努力控制着什么，他的口中塞着巨大的口球，唾液不停的滴在地上，手脚被捆在一起，高高的吊在屋顶上，而后穴里却插着一根管子，身后吊杆上挂着一个大塑料袋，袋中的液体正缓缓流入他的后穴……

心中有丝丝怒火，我往门上一靠：这儿谁是老板，出来！

这时，角落站起一个人，手里还拎着本书……

我认得他，他就是今天主持拍卖的人。

只见他笑容可掬的走过来：先生，来提货啊？

你们在做什么！还不快把我的人放了！我已压抑不住怒火。

好的，先生，不过请先生不要误会，我们并不是要损坏您的物品，只是帮他做清洁，艳城的东西在交到主人手中之前，会一直坚持做清洁的！他脸上的笑容不卑不亢。

我已顾不了那么多，看着警卫将他从锁链中解放出来，然后架起他，出了大屋，我正想跟过去，那个满脸笑容的人阻止了我，先生，放心，我们不会对您的物品怎么样的。请把您的提货单给我看一下好吗？

我不耐的将提货单塞到他手里，这时我的小宝贝也回来了，但他已经筋疲力尽的样子，我上前扶住他，斜眼看了看那个人：我可以带走他了吧？

当然可以，先生走好！那人仍然笑得令人讨厌。

 

外面的风有些冷，我将外衣披在他身上，轻声问道：能走吗？

恩，能，主人。他轻声回答。

 

夜凉如水，身边的人无力的靠在我肩上，仍然不正常的喘着粗气，每走一步，都轻哼一声，我停下，将他扶正：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

我……对不起，主人……他脸色绯红，呼吸更加急促起来，而且两腿轻微的颤抖着，分身也已经举的老高。

他的个子跟我差不多高，但由于特别的刺激，他微微弓着身子，不耐的扭动着，在月色下显得格外迷人。

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我故意严肃的看着他。

他晶亮的眼睛已经开始迷蒙：主人、下、下面塞着东西……啊……啊……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

我拿开披在他身上的衣服，转到他身后，这才发现，在他的后穴，正进出着一根粗大的橡胶棒！那个电动的玩意儿淫靡的扭曲着，颤动着，他粉红的小穴被撐得大开着，肌肉无奈的一张一合，仿佛想推出这个巨大的东西。

我按住他，将手指伸进橡胶棒上的拉环：我帮你拿出来，忍一下。说着，我轻轻使劲，将那东西缓缓的抽了出来。

他压抑着喉间的呻吟，最后如释重负的出了一口气，翻身坐起：谢谢主人。

不用，走吧，前面就是我的住处了。我温和的看着这个在月光下纯净如精灵的男孩，黑色的头发柔顺的贴在前额，睫毛很长，向上微卷，眸子黑亮如漆，鼻子尖挺，嘴唇由于刚才的折磨透出特殊的气息，让人很想凑上去品尝一番。

我拉起他，正要往前走，他却停住了：奴隶是不可以跟主人走在一起的，主人请在前面，小奴跟在后面就可以了。

我笑笑：艳城训练出来的奴隶果然守规矩。

我在月光下走着，心情大好：过几天，就是艳城有名的假面Party了，在那儿，主人都可以带上自己的绝色奴隶前去展示，甚至可以交换玩耍，记得去美国上学前，我和索奇曾偷偷的在窗外看过一次，搞得我们流了三天鼻血——虽然后来被大哥知道，狠狠揍了一顿，但现在年龄够了，又有了这么漂亮的奴隶，不不好好显摆一下怎么可以？

正想着，忽然发现不对，扭头一看，天啊，身后压根就没人！

跑了？我还是不太相信，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，跑了个大活人，我竟浑然不觉？我这些年自以为练的出神入化的武功，敢情都打了水漂？

我极度郁闷中，屏气倾听：没有，什么动静都没有！

我跳上一棵树，四下张望，还是没有一点人影，看来，是真的跑了！

三.深夜的追捕

为了避开大哥的视线，我又跳窗进了自己的屋子，一进屋，发现索奇那家伙正仰躺在我的大床上，津津有味的翻看我的色情杂志……

他看我一个人翻窗而入，困惑不已：你的新玩具呢？

跑了。

跑了？怎么跑的？

他让我走在前面，他自己走在后面，我一走神，他就没了。

他让你走前面，你就走前面？

是啊，他说艳城的规矩，奴隶要走在主人后面……

得，又让人摆了一道。

你打算怎么办？

我想让你一起陪我去找。

为什么拉上我？

因为我不认路！

明天吧，天这么黑，我也够呛能认出路。

不行，如果被别人捉住了，身上没有主人名字的逃奴随时会被杀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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